
人力車夫是伴隨(人力車傳入中國而出現的一個新的城市下層社會職業群

體1。近代上海的人力車夫大多來自於周邊農村缺少文化和技能的農民。他們在

城市中從事(最辛苦的勞動，但卻過(最貧苦的生活，且備受惡勢力的欺凌2。

為管理他們，當地政府、人力車職業工會、人力車商及同業公會充當了不同的

角色，共同構築了一個多重的權力網絡。本文通過對1945至1949年上海人力車

夫的三個面向進行分析3，揭示其更為真實和清晰的面相，反映其與國家、勞工

社團和商人社會的複雜關係。

一

自人力車在上海出現以後，發展很快4。但很多人認為人力車這種交通工

具「不人道」5，人力車夫有如牛馬，主張應加以限制，使之逐漸被淘汰6。也有

些人以「黃包車撞倒行人之事，時有所聞」7等為理由，呼籲當局加以取締8。

至1940年代，國民政府終於決定取締人力車，當時號稱「決心以武力流血的

方法達到廢除人力車，推銷美國汽車之目的」9。1946年7月1日，上海市公用局

表示遵照行政院的訓令，計劃先淘汰十分之一的人力車，三年內全部廢除bk。儘

管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人力車之存在既有背人道，復浪費人力」bl；也有充分

的規劃，但上海市政府在取締人力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消息傳出，社會輿論

和人力車行業群起抗議。人力車夫痛苦陳詞請求政府暫緩取締。「本市人力車車

行二千四百家，車輛二○五八二輛，車夫十萬人以上，連車夫家屬約有三四十

萬人。」bm「若驀然實行，也無異是斷送我們賴人力車吃飯幾十萬人的生命。」bn

中國人力車夫的存廢：

國家與社會的互動

● 羅國輝

＊本文是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

心，項目編號：SJ0703）的部分研究成果，謹此致謝。

近代上海的人力車夫

在城市中從事[最辛

苦的勞動，但卻過[

最貧苦的生活，且備

受惡勢力的欺凌。為

管理他們，當地政

府、人力車職業工

會、人力車商及同業

公會充當了不同的角

色，共同構築了一個

多重的權力網絡。



中國人力車夫 49
的存廢

人力車公會推舉代表陳志堯等晉京請願，要求政府收回成命bo。人力車商業同業

公會發出宣言bp，認為廢除人力車的時機未到，強行廢除反致增加社會失業，影

響交通，危及治安bq。在眾怒難犯下，行政院和上海市政府只得實行變通。「取

締人力車之議，連日經各方緊急呼籲，認為於此嚴重之經濟崩潰，社會不安

中，決不可增加失業人數。」br在政府看來，對於人力車夫來說，廢除人力車後

他們的轉業途徑有兩個：一是轉為三輪車夫；二是進行短期培訓後進入工廠企

業工作。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決定以三輪車代替人力車等七個方面的措施，來加快上

海人力車的廢除bs。1947年2月，上海市長吳國楨宣布：「分批分期將淘汰的人力

車改裝為單人座三輪車」bt。雖然人力車的某些部件可以用來裝配三輪車，但由

於兩種車的規格、式樣、結構均有很大的差異，所以人力車可用在三輪車上的

零件極少，淘汰下來的人力車基本上只能被作為廢銅爛鐵處理掉，這在車商的

眼¦，無疑是不可接受的。「人力車商以材料費過昂，每輛改裝費需百萬元，籌

資不及，擬向市長請求緩期，或予以設法救濟。」ck因而，人力車商不願取先進

的三輪車，反對廢棄相對落後的人力車也是人之常情。而國民政府試圖在短期

內改變這種常情反而不太現實，它想要將人力車夫轉變為三輪車夫也自然是一

種奢望。

同時，失業的人力車夫轉變為工廠企業勞工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一方

面，當時的民族工商業已十分蕭條。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內戰爆發。在戰爭

的陰影下，上海地區企業倒閉，工廠關門，而廣大內地人民流入上海卻日益增

多，因而失業問題更趨嚴重cl。另一方面，上海市社會局準備從人力車夫中挑選

身體強健者一萬名，設立訓練班，以示救濟cm。當時，經上海市警察局的調查，

全市營業及自用人力車共26,828輛（自用人力車約6,000輛），平均營業人力車是

每四人一輛車，自用者為每二人一輛車cn。全市人力車夫總數在10萬人左右，而

社會局所謂的救濟方法至多只能解決十分之一人力車夫的善後問題。因此，有

人乾脆諷刺這是「虛偽的人道主義」，並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空想的

人道〉的文章co。後來確實因為人力車夫的抗議和請求顯示了力量，使當局不得

不考慮他們的意見。取締人力車的舉措一拖再拖，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也得不

到實行。

人力車夫是上海城市中的赤貧階層，「兩腳奔波未克休，汗流如雨氣如牛。

傷筋傷骨還傷肺，只為人生衣食求」cp，很多人甚至拉了半輩子人力車，也沒能

掙足娶媳婦的錢。但相比乞討街頭、拾荒、當碼頭苦力，以及在家鄉種地等，

人力車夫的經濟生活畢竟要稍稍好些。「儘管這職業怎樣殘酷和不人道，卻仍有

無數在農村失去了一切，而流浪到都市來的人們，熱切的希望得到它。」cq雖然

也有人提出人力車對城市交通帶來不便，但每次提出取締人力車最冠冕堂皇的

理由是所謂的違反人道主義。然而，這些人並非真心關心人力車夫的生活，他

們更多注意的僅是人力車給這個城市帶來了「不文明的街景」cr。因此，這些人

只是空談取締，對如何善後人力車夫生活的問題視而不見。於是，任何台面上

的取締理由都經不起從人力車夫生計問題出發提出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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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由於人力車夫得不到安置，上海市廢除人力車的計劃最終失敗也是順理成

章的事。儘管歷史證明，三輪車取代人力車是時代潮流，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

下，實施起來還是有很大的難度。因為「人力車的增多與需求無關，而是與另一

個因素即人力車夫每天賴以生活的最低費用有關。一個人力車夫只要每天能掙

到這麼多的收入，他就會到人力車行去租車」cs。由於國民黨政府和上海市政府

缺乏對社會現實和形勢發展的充分認識，為填補上海人力車被取締後的交通空

檔，行政院竟異想天開地用增加公共汽車及電車數量的方法來取代人力車，「後

又提出用1,000輛吉普車改成出租車代人力車」ct。由於對可能發生的困難預計不

足，使得這場看似人道，冀圖減輕人力車夫艱難困苦的運動，在上海一再擱淺

後最終失敗。

二

車夫的文化水準最低，他們有「十分之八是文盲，十分之二略識幾個字。」dk

其文化程度之低下，甚至還不如上海的乞丐dl，可謂上海社會各階層中受教育程

度最為低下的一個社會群體。「他們對於社會、政治，不容易了解」dm，所以，這

一弱勢群體需要借助一種社會組織力量，使自己的安全有所憑藉dn。1945年

11月，上海市人力車夫職業工會（以下簡稱「人力車職業工會」）成立do。根據國民

政府於1944年制訂和沿用的〈工會章程準則〉規定，國民黨領導下的工會主要職

責是「增進工人智識技能、發達生產、維持改善勞動條件及生活，並協助政府關

於國防及生產等政令之實施」dp，人力車職業工會即圍繞此目標展開工作。它的

管理職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維護權益和協調矛盾。

最大可能地維護工會會員的權益，理所當然地是每個工會應盡的責任和義

務，人力車職業工會當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廣大的人力車夫作為底層的弱勢群

體，社會地位低下，「三冬風雪夏驕陽，日夕奔波道路長。忍耐飢寒牛馬走，一

生汗血為人忙」dq，更需要有一個專門的組織整合其力量、維護其利益，使他們

的聲音在社會上得以引起人們的共鳴。當國家的政策和行為對人力車夫的生存

構成威脅時，人力車職業工會就會勇敢地與國家對抗，為工人的利益吶喊。行

政院訓令三年內取締全國人力車是在1946年7月正式公布的，但年初在上海已是

滿城風雨。人力車職業工會以關係到車夫今後生計為由，特提呈行政院：「僅以

上海一埠計算已有人力車兩萬數千輛，人力車夫六、七萬人，⋯⋯惟以三年為

期，時間甚短，種種設施不易周到。」dr當人力車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工

會總是努力幫助其維權。公共汽車作為一種新型的交通工具出現，是社會進步

的表現，但由於恐怕自身的生計受到威脅，人力車夫對公共汽車的開行則本能

地表示畏懼與反感。當上海市發起組織城區公共汽車公司時，人力車職業工會

「恐影響勞工生計，備文呈請臨參會，轉呈建廳收回成命」ds。同年9月22日，上

海市發生了一起美國水兵打死人力車夫「臧大咬子」的血案dt。臧大咬子是當時上

海的一名普通人力車夫，其本名為臧咬成ek。事件發生後，人力車職業工會總幹

事張建德表示：「一待明顯真情後，吾等必須爭取合理解決。」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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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人力車夫歷來是生活艱苦、鬥爭性極強的職業群體之一。他們

經常性的罷工和鬧事使國民政府當局極為不安，尤其是他們倒向共產黨一邊的

可能性，更讓處在內戰之中的國民黨政府傾向於採取安撫性政策以加強對他們

的控制。人力車職業工會則充當了兩者之間的「調解人」。1946年4月，上海爆發

了車工「罷拉」鬥爭。對此，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十分恐慌，為維護「民主」的面孔，

當局要求人力車職業工會召集車商進行調解。因車商拒不接受車工提出將車租

減到1,400元的要求，調解沒有成功em。4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的曹德模、

人力車職業工會總幹事張建德、車商代表、人力車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柏振綱再

次進行協商，並達成三項協議：（一）車工和車商雙方同意立即復工；（二）社會

局調解確定車租為1,200元，一俟車租確定後多退少補；（三）車租問題，三天

內解決。此協議滿足了車工的要求，從4月5日起，車工復工拉車en。

總而言之，人力車職業工會的確是車夫工人群體利益的忠實代言人，工會

為了捍D工人的正當權益，不惜與政府鬥爭。但是，行政院仍然要求上海市政

府對人力車「限期取締，飭即遵辦。如到冬季仍不遵辦，則以抗命論處」eo。不難

發現，政府下放給工會的管理權力極為有限，工會無法對危害車夫利益的行為

予以禁止，而只能以投訴、建議、呼籲的方式獲得政府的認可後，方能滿足車

夫的利益要求。所以，工會維護工人權益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政府的態度，工

人的權益保障也最終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實施。

在一般情況下，人力車夫都是依靠職業工會作為其鬥爭和維權的後盾，來

開展爭取權利的活動。但在某些情況下，工人也會脫離工會的組織和領導，自

發組織起來，通過各種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例如，人力車夫曾經自發

地與工會內部的不法行為展開鬥爭。「人力車夫十八人聯名加蓋手印向市參議會

具文檢舉車夫職工會及互助會。一年來，該會等收入達二萬萬數十萬，以財產

管理為名，任意支出。」ep結果人力車互助會及人力車職業工會被十八名人力車

夫檢舉串通作弊後，「吳市長已令徹查人力車業職工會及互助會瀆職舞弊事」eq。

在涉及切身利益時，人力車夫敢於揭發工會中的貪污、濫用職權者，很好地行

使了工人對工會的監督權，也使其從合法的渠道獲取了幫助。他們向政府進言

的鬥爭方式十分明智，不僅使其權益得到保障，而且也使工會的組織者看到工

人的力量，能有效地減少和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三

人力車商不僅是人力車夫的僱主，對整個人力車產業來說，也起(十分關

鍵的作用。他們充當了人力車業的又一個監督者和管理者，是整個人力車產業

鏈條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為保障人力車業的順

利發展以維持自身的生計；另一方面也由於其與人力車夫接觸最為頻繁、關係

最為密切，政府為更好地控制人力車夫，遂將人力車商推上了管理者的位置。

車商的管理工作規範了人力車業的正常發展秩序，如在「車站附近之人力車

額定為一百八十輛，車夫一律身(藍色號衣，以為標識。車站各區域以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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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力車夫，則穿黃色號衣，以限制車站方面之人力車輛數目。」er除了對人力車夫

負有管理責任外，由於人力車商的收入直接和人力車業的興衰息息相關，使得

車商在為自身利益管理人力車業時，客觀上也注重保障車夫的利益。人力車商

業同業公會遂以行政院廢除人力車將會造成大批失業難民為由，要求政府收回

成命。「本市車商車夫共有十五萬餘人，值此工業破產，工人正鬧失業之際，政

院如毅然廢除人力車而無具體善後辦法，車商車夫和家屬勢必造成大批無業難

民，影響社會治安，在所必然。」es

在人力車業中，最集中、最大量的勞資糾紛莫過於人力車商和人力車夫關

於車租產生的矛盾。抗日戰爭勝利後，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改善經濟不力，

濫發通貨，致使物價飛漲et。在這樣物價飛漲、人民飽受痛苦的形勢下，車商老

闆不顧車工的死活，不斷地提高人力車的租金。前述1946年4月的上海全市車工

「罷拉」鬥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fk。上海市社會局懾於全市人力車工人「罷

拉」鬥爭的威力，「飭令車商公會、車夫工會，會銜登報公布車租價目並規定日

後如有車商擅自加收車租，車工報告社會局，社會局負責嚴辦」fl。至此，車工

代表認為達到了目的，表示12日正式復拉fm。人力車工人的「罷拉」鬥爭取得勝

利，充分體現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車工不畏強暴，要求自身解放的無畏精神。

人力車商是來自商人階層的一股社會力量。但作為僱主，其強勢地位反而

也會促使國家考慮平衡，在某些情況下對人力車夫的利益多加照顧。如「車夫每

班雖能拉至廿餘萬元，而車商收入，每天僅有車租一萬六千元。無論如何，

不敷五金狂漲之剝削。」fn所以，人力車商業同業公會以物價上漲為理由，提出

「現在每日每車一千九百元之車租已不敷開支，虧本太巨」，要求「以成本計，將

車租增至每日每輛九千五百八十二元八角」fo。而當局認為，「如再增高車租加

重車夫負擔，此不人道之職業將更不人道。所以，車商無理要求加租，或將不

予批准。」fp

總而言之，上海人力車夫處在多重的權力網絡之中。國民政府無疑握有最

高的權力，它在與共產黨爭奪統治權期間，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對人力車夫採

取了安撫的政策以加強控制，因而對人力車夫的利益有所保護。處在國民政府

領導之下的人力車職業工會，通過對人力車夫管理和救助，不僅有效防止了他

們在政治上「出軌」，而且也切實保障和維護了他們的經濟利益。作為人力車夫

僱主的人力車商是他們的直接管理者，人力車商在維護車業（亦即其自身生計）

正常生存與發展的同時，也利用其強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力車夫的合法權

益不受侵害。

儘管政府、工會和車商的管理時而危害人力車夫的生存，但三方力量相互

制衡卻無形中降低了對車夫傷害的程度，使其權益得以保護。從上海人力車夫

的本身來看，首先，他們作為有(較為統一的內部結構和悲慘生活際遇的勞工

群體，形成了良好的群體觀念，從而在各種勢力面前保持緊密團結。這是他們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作為弱勢群體的生存之道。其次，他們的鬥爭意識很強，對

自己的權利尤其是經濟上的權益極其敏感，甚至表現出很強烈的「利己主義」傾

向，因而鬥爭活動時常十分激烈，而對「合法」方案和野蠻手段的交相採用，使

他們在鬥爭中佔據優勢，甚至屢屢改變政府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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